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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戏要出彩，离不开台前
幕后演职人员齐心协力的付出。

粤剧表演艺术家欧凯明在
剧中献艺，出演了太平戏班班主
一角。而著名粤剧导演陈少梅
和青年粤剧导演郭俊欣则扎根
幕后，负责了演员教学、剧目遴
选和审片等诸多工作。

欧凯明表示，自己和剧中的
班主在经历和身份上有异曲同
工之处：“我从三十几岁开始担
任粤剧团管理岗位，到今天，也
算是做了三十几年的班主了。
拍戏过程中，我最重要的是把自
己的角色放到旧时代的大环境
中去展现。另外，我需要思考的
是，怎么通过这个戏和这个人物
很好去呈现我们广东粤剧文化
的精髓，这也是一个挑战。”

身为粤剧表演艺术家，欧凯
明经历过各种表演现场，也不乏
拍戏和拍电影的“触电”经历，但
是此次参演《珠江人家》，欧凯明
仍觉得需要调整演出状态，找到
和电视镜头契合的点：“我们戏
曲是通过‘四功五法’‘唱做念
打’去塑造人物，演电视剧跟我
们在舞台上所有的表演和程式
的节奏都不同，这个挑战在于我
们怎么去放松自己，要用一种极
其生活的状态去呈现角色。”

谈到郭晓婷的表现，欧凯明
说自己要为郭晓婷“点赞”，“她
很努力、很聪明，通过自己的表
演，把粤剧人的那种精神，那种

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呈现出来”。
陈少梅则揭秘了郭晓婷、曹

骏等演员开拍前每天学戏的状
态，“两位演员都很年轻，拍电视
剧也很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演
过戏曲，特别是粤剧，这个任务给
他们很大压力。我的任务就是到
横店去，教他们演戏。演员每天
上午从酒店出发来跟我们汇合，
我们一句一句地教”。除了现场
教学，专业的粤剧演员还把唱段
拍摄下来，“我们发给两位演员，
让他们慢慢学、慢慢练”。

陈少梅表示粤剧教学大概
进行了两个月，《珠江人家》才开
机拍摄：“开拍的过程我们也没
有闲着，我们就坐在工作间看监
视器，如果哪些画面觉得不对、
不准确，就会立刻跟吴斌导演沟
通，并把意见传递给演员。就这
么跟着剧组工作了半年多。”

青年粤剧导演郭俊欣则透
露，一开始自己接到《珠江人家》
的创作任务时，以为只是“拍几
个粤剧的片段然后就可以了”，
然而，拿到剧本后，就发现“没有
那么简单”：“剧组真是非常花心
思地呈现粤剧文化，吴斌导演开
会反复跟我们讨论要在剧中展
现哪几个粤剧片段，包括对演员
郭晓婷的教学，从开拍到后期审
片我都一直有参与，从粤剧专业
的角度给予剧组建议；同时，对
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宝贵的学
习机会，非常难得。”

“陈立夏是刀马旦，成长过
程中，她学的戏大多是关于梁红
玉、穆桂英这些女英雄的。潜移
默化中，这些女英雄深深地影响
了她，成为她性格、身体里的一
部分。”郭晓婷认为，陈立夏代表
了旧时代中追求光明的年轻人，
她热爱粤剧，不仅不断追求技艺
的提升，更对粤剧的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角
色，郭晓婷觉得荣幸而有意义：

“对粤剧从陌生到有些了解，我
感觉收获非常大，真正明白了什
么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希望大家看了剧后也会有
更多兴趣去了解粤剧和其他的
传统文化瑰宝。”

《珠江人家》中，郭晓婷与饰
演大哥的杨烁和饰演二哥的张

翰有不少对手戏。谈及合作，郭
晓婷分享道，感人至深的“三兄
妹相认”那场戏，是大家到剧组
的第一天拍摄的，那时候三个演
员彼此还不熟悉，上来就要演感
情大戏，挑战很大。郭晓婷表
示，剧中的两位“哥哥”平时都非
常认真，“在现场，我们会像兄妹
一样相处，他们都挺照顾我的。”

问及此次表演给自己打多
少分，郭晓婷谦虚地表示满分
100 分的话只给自己打 65 分，

“粤剧的部分我觉得自己应该做
更多的功课和花更多的精力，有
可能会完成得更好。这个戏毕竟
是我一年半之前的作品了，这一
年半我有新的进步，所以大家可
以继续期待我未来的戏，我会越
来越好。”

出道多年来，郭晓婷曾出演
过《步步惊心》《虎妈猫爸》《与君
初相识》等大热剧，虽多数是配
角，但郭晓婷凭借科班出身的演
技收获了不少认可。此次在《珠
江人家》中出演女主角，郭晓婷坦
言开拍前做了很多准备：“陈立夏
在剧中有前中后三个成长时期，
心路历程需要用心琢磨，再加上
粤剧行当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领
域，所以，我需要做更多的功课。”

粤剧行当考验童子功，没有
多年的系统学习，很难演得好。
郭晓婷出生、成长、求学于上海，
此次要出演粤剧名伶，郭晓婷直
言：“陈立夏是我目前演过最难的

角色。”
“我基本上是一个粤剧小白，

没有任何经验，一招一式都要从
头学起。我先是在网上了解了一
些粤剧的皮毛知识，然后又看了
一些纪录片，剧组也专门请了粤
剧老师让我全面地学习。”郭晓婷
称，戏里有好几段不同的曲目和
表演，自己除了学习粤剧身段、唱
腔，还要学舞刀、耍枪、手袖等技
艺，时间紧压力大。

正式开机前，自己学习了两
个月，之后，她基本上也是“白天
拍戏，晚上进行排练跟学习”。

导演吴斌曾在采访中点赞郭
晓婷的刻苦，“休息时间都在练

习，实实在在的一套鼓敲下来，连
粤剧院的老师都竖起大拇指，这
真的很不容易！”

尽管过程挺艰难，但粤剧的
学习过程让郭晓婷觉得非常新
鲜，也体会到粤剧演员的不容
易。“比如戏曲妆，包完头后时间
越长会越箍越紧，几个小时之后
就会觉得头疼欲裂，还有大靠（戏
曲服装的一种，为武将临战所穿
的服装，由多件刺绣与背上的靠
旗共同组成，需依靠绳索辅助固
定在演员身上）背在身上，也会觉
得全身很僵硬，非常酸痛，但这些
对粤剧演员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所以我挺钦佩他们的！”

《珠江人家》讲述了因家庭变
故分离的陈山河（杨烁饰）、陈卫
（张翰饰）、陈立夏（郭晓婷饰）三
兄妹在粤药、粤菜、粤剧领域各自
成长，因缘际会下幸得团聚后，
兄妹三人一边挽救和传承传统
文化技艺并将之发扬光大，一边
以饱满的爱国热忱投身抗日的
传奇故事。

剧中，郭晓婷饰演的陈立夏一
角性格干脆利落，说一不二，喜欢
一切新鲜事物。父母去世、兄妹离
散后，她被师兄金慧荣（曹骏饰）
所救，并被粤剧戏班收留，最终成
长为一名粤剧名伶和革命战士。

郭晓婷透露，自己只看了5集
的剧本，就被陈立夏这个角色深
深吸引，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个角
色的热爱和理解，她特地飞到北
京和导演聊了好几个小时：“我
非常喜欢陈立夏，我觉得她生命
力非常顽强。在动荡的年代她
也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热爱，保护

和传承粤剧文化，是非常了不起
的奇女子！”

在郭晓婷眼中，陈立夏由于幼
年遭遇家庭变故，性格底色是“孤
独以及没有安全感”的，但她很幸
运，遇到了师哥，遇到了疼爱她的
师傅，让她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爱
和保护，也让她在后面做人生重大
抉择时格外果敢和有勇气：“我觉
得她小时候就像浮萍一样，最终自
己长成了一棵大树，这个特质很打
动我。她身上有一股很‘倔’的劲
儿，这点也跟我本人有点像，对于
认定正确的事会格外坚持。”

剧中，陈立夏与师哥金慧荣的
感情故事也格外吸引观众。郭晓
婷认为：“可能有观众会觉得陈立
夏前期比较恋爱脑、比较任性，但
我的理解是师哥是立夏的救命恩
人，是她跟这个世界重新建立联系
的、至关重要的人。我觉得他们之
间的情感是很难用师兄妹情或者
爱情来界定的。”

由高满堂担任总编剧、吴斌执导的粤产年代大
剧《珠江人家》于近日在央视一套迎来圆满收官。这
部展现了浓浓岭南风情的电视剧，融合粤药、粤菜、
粤剧等传统文化元素，在央视一套播出期间，其最高
收视率突破3%，为观众呈现了一幅生动形象的粤式
“清明上河图”。

眼下，《珠江人家》正在广东卫视热播。近日，演
员郭晓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分享了对剧中
角色陈立夏的理解以及塑造角色过程中对粤剧“从
陌生到了解”的过程。

说幕后：粤剧小白变“名伶”B

谈角色：浮萍成长为大树A

聊花絮：开拍首日上演“兄妹相认”C

粤剧专家为《珠江人家》保驾护航
幕后
英雄

在《珠江人家》中出演粤剧名伶

郭晓婷：
陈立夏是我演过最难的角色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郭晓婷在
剧中的粤剧扮
相

《珠江人家》的陈立夏角色海报

生活中的郭晓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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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的风，刚烈劲道，挟着黄
河的万里奔腾，带着阴山的雄浑
厚重，裹着西北高原的无尽苍穹，
一个劲儿地兀自刮着，不减气力
也不改方向。它仿佛久经战阵的
勇将，斩钉截铁，老而弥坚，杀伐
决断，掷地有声；仿佛带了无尽染
料的写意画家，一夜的工夫，让大
地由绿变黄；仿佛高山流水遇知
音，高远辽阔，相知相依，在天地
间弹奏出无尽苍茫。

塞上的草木，无比坚韧，无比
顽强。若无它们，西北风一定天
涯孤旅，内心一片荒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芦苇，
表皮柔弱，但内心坚强，根上生
根，根又生根；茎上结结，结上生
叶。叶子黄了，茎秆发白，花絮一
团团顺风飘飞。阵风吹过，叶子

“唰唰”地响，茎秆轻轻晃动，但

根系一动不动。芦根，清热泻火，
生津止渴，是一味良好中药。常
有农人顺根掘地，锹挖锄刨，坑深
数米，只见或黄或白的芦根虬状
恣肆，未见芦根尽头。

杨柳依依，簌簌秋风为它们
传送消息。层林尽染 ，满目金
黄。柳树低着头，在沉思过往，枝
叶稀疏，但发辫不乱。杨树昂首，
每一根枝丫都向上挺立，虽然胸
径逾尺，树龄半百，但看不到丝毫
颓唐。苦豆子，尺把来高，灰灰
的，枝叶发枯了，但椭圆的叶片依
然呈互生状，一片挨着一片 。豆
荚黑黑的，一串一串的，密密匝
匝；剥开来看，三五粒圆滚滚的豆
子躺在豆荚里，“嘣 ”的一声，弹
跳出好远，落在河堤，落在渠畔，
落在地堰外，落在机耕路上。开
春下了雨，路上长出一片片嫩苗

苗，夏天会长得密密麻麻，开满黄
色的、白色的花。风一吹，直挺挺
的枝叶与豆荚碰撞，“沙沙”地
响。此时的苦豆子，像极目送孩
子远行的母亲，千般吩咐，万般叮
嘱，慈爱满满。

深秋果香。塞上河套，不仅
盛产米粮，也盛产水果。初春开
花，夏秋结果。杏子、李子、桃子
已经过季，苹果梨挂满枝头。苹
果梨憨厚皮实，极像此间农人的
性格。杜梨果指头肚大小，而且
酸涩无比。选为砧木，嫁接苹果
枝条，便彻底改变性状。枝丫没
了尖刺，叶片由一丁点儿的细碎
变为巴掌大的密实，果实则小如
拳大如碗，果皮绿里泛黄，果肉脆
爽甘甜。秋风里，清香溢远。偶
尔有“扑通”一声，原来是熟透的
梨子掉落了。沙枣树，东一株西

一株的，有的长在屋前，有的长在
房后。每一株都挂满了果实，成
串成串的沙枣，沉甸甸地垂落下
来 ，形成一道道红的黄的或白的
瀑布。霜降之后，尤其甘甜。打
一竿子下去，“唰啦啦”下一阵
雨。再打一竿子下去，又下一阵
雨。树下铺一块塑料布，拣出树
叶和树枝，把沙枣聚拢起来，几竿
子下去，就能装半蛇皮袋。旷野
里，也有很多沙枣树，枣核落地，
沾水就生长，越长越旺盛，春天芬
芳的花儿和秋天稠密的果实，给
苍茫的天宇增添了不同意趣。

胡天八月即飞雪，塞上的天
气，一天凉过一天。大雁和燕子
南飞了，喜鹊和麻雀感觉有些孤
独，左一只又一只待在电线杆上。
喜鹊偶尔“喳喳 ”几声，麻雀“扑
棱”飞起来，能在天空聚集好大一

群。“哞哞”“咩咩”，暖意融融，四处
可见田园牧歌的景象。

此地蒙汉杂居，农民和牧民互
帮互助。汉族住在套里，蒙古族住
在套外。春夏两季，农人赶着绵羊
骡子上山。天气转凉，牧人赶着山
羊骆驼下山。来了草场，我帮你照
看家畜；到了农田，你帮我饲养牲
口。田野里，热气腾腾。八百里河
套川，阴山南麓，黄河几字背上，清
末民初“走西口”的目的地，本是黄
河冲积形成的一块大平原。地域
辽阔，土质肥沃。玉米、向日葵、白
菜收割了，甜菜起了，萝卜挖了，家
家户户都在深翻耕地。不见了二
牛抬杠，骡马拉犁，但见一台台大
大小小的拖拉机在田间穿梭，“突
突”声后，胶泥翻起，掀起道道波
浪，金黄色的原野正一点点变成深
红色的海洋……

我两周岁时，母亲走了。由
于母亲过早离开的缘故，我们家
与舅舅家的来往少得可怜。因
此，到了十几岁，我还没有见过外
公外婆。

虽然母亲的形象在我脑海里
一片空白，但我心里时常有在外
婆那里寻求慰藉的冲动。

我见到舅舅比见到外公外婆
早，那时我大约12岁。那次是舅
舅成家之后，他挑着两篮祭拜过的
祭品送到我们家。人家说，外甥像
母舅，我看舅舅是圆圆的娃娃脸，
而我的脸有点长，并不像舅舅。

我在村里读完小学就到镇里
读初中，那是舅舅家的所在地，自
然而然想去探望舅舅。终于鼓起
勇气找到舅舅家，到了门口，我却
紧张起来，不知道见面说什么
好。舅舅家门口旁边有一棵合欢
树，那些枝叶柔软地垂下来，几只
母鸡在合欢树下找食。

我在舅舅家门口碰见了外
公，外公见到我就知道我是谁
了。外公面容慈祥，身材高挑，浑
身上下干干净净，声色绵软，好像
一位超凡脱俗的老者。外公招呼
我进屋。走进屋子，我见到外婆，

她坐在灶前烧火。外婆见到我，
流露出欣喜和温柔。外婆看着
我，记不清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只
记得她让我留下来吃饭。

听说母亲长得像外婆，我把
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外婆的身上。
只见外婆坐在灶前的地上，看着
灶火，表情温柔、安详、慈爱，她时
不时地把一些稻草放进灶膛里，
然后转过头来跟我说话。

外婆一共生了三女一男，我
母亲最大，舅舅最小。外婆皮肤
白皙，塌鼻梁，身材小巧。看着眼
前的外婆，一种酸酸的感觉在我
心底涌起，不禁想起母亲。

后来我每次去舅舅家，经常
见到外婆在做家务活。

外婆从没在我面前提及我
母亲，也许是怕我难过。可是，
当生活遇到一些不如意，我还是
会想起母亲来，心中不禁浮起淡
淡的哀愁。

记得有一年冬季，邻家飘出了
十全大补炖鸡的浓浓药香味，听到
邻家母亲不断劝孩子们喝鸡汤，我
呆呆地坐在自家后门的门槛上，心
中有一缕说不出的凄凉感觉。

听说外公好酒，经常去附近

的小饭馆喝两杯。外公和外婆
相濡以沫，里里外外好多事情都
是外公在处理，但日常生活中还
是外公对外婆的依赖多一些。
当外公年事渐高，莳弄田园只能
靠舅舅了。舅舅是一个老实巴
交的人，不能如他堂弟那么有本
事在乡里谋个一官半职，也没有
一门好手艺，只能加入面朝泥土
背朝天的队伍，在田地上挥洒他
的汗水。

尽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舅舅
和舅妈却始终琴瑟和鸣，一家人安
居乐业。可世事常不如人意。那
一年，我还在读初中，外公离开外
婆先走了。外公去世后，外婆孤零
零地，经常一个人待在家里，一如
既往地忙来忙去。对外婆的人生
经历我并不了解，只觉得在不知不
觉间，时光将她压成一片缓缓下沉
闭合的合欢树叶。

我上了高中和大学，就没有
去过舅舅家了。等到大学毕业
后，我被分配到初中母校当老师，
骑自行车路过舅舅家的巷口，才
偶尔去舅舅家坐坐。由于我们两
家之间较少走动，我对舅妈有一
种疏远的陌生感，但我能感受到，

舅舅家的主心骨是舅妈。
有时候去舅舅家，舅舅和舅

妈都不在，只有外婆做着饭等着
在外劳动的舅舅、舅妈及两个在
学校读书的孙子孙女归来。

我每次去看望外婆，外婆的
脸上总是掠过一丝喜色。忙完手
里的活之后，她会凑过来和我说
说话。瘦弱、脸上苍白、发髻有点
蓬松的外婆，从不谈她的苦她的
累，不谈舅舅，也不谈舅妈，似乎
她所承受的一切天经地义。这时
候，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

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那
是中午，只有外婆一人在。她忙完
灶前的活，用大碗给我盛了满满一
碗饭，夹一些青菜放在上面，叫我

趁热吃。外婆对我“奴奴”(对小孩
的昵称)地叫着，让我恍惚间觉得
儿时的那份母爱重现眼前。我的
心如冬天里照进了暖阳。

外婆在灶口前席地而坐，生
火煮猪食，小天井的两只猪已饿
得嗷嗷叫。外婆面对着灶口，不
时拿一束稻草放进去，灶里的火
光一闪一闪地映照在她有些脏黑
的袖口上，也映照在她布满褶皱
的脸上，苍白的脸一会儿变得通
红，一会儿又暗下来……

当我离开任教的学校再到广
州读书时，勤劳、慈祥的外婆走
了，但她那双被岁月熏花的眸子，
散发出无尽的温柔母爱，一直在
我心底流淌……

“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
摘槟榔，槟榔香，切子姜……”
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唱这首粤
语童谣时，并不是在清凉的月
光下，而是在闷热酷暑中。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羊城
三伏天，那时城乡物资短缺，家
电实属奢侈品，幼儿园里有电
却没有电风扇，更甭提空调，为
了不让孩子们受热，老师们成
天葵扇不离手。到了中午，小
小葵扇已无法缓解孩子们午睡
的闷热，便土法上马，在大厅天
花板上，用竹竿和绳子系上一
幅幅帆布，像戏台的幕布一样，
人在下面利用滑轮不停地拉扯
绳子，帆布荡千秋似的来回摆
动，扇出习习柔风。全园的孩
子在厅中打地铺，柔风下孩子
们在甜睡，却苦了那不停扯绳
扇风的老师，几分钟下来，便汗
流浃背。说来也怪，幼儿园用
这土法人造空调度过了一个又
一个酷暑，却没有多少孩子身
上生出痱子。时至今天，荡秋
千式的降温法竟还让我记忆犹
新。后来我才知晓，这种人工
机械摇扇并非当年幼儿园所独
有，一些公共场所如电影院、理
发店等也普遍使用，尚能驱散
热浪。

那时，广州老城的街道两
旁，有许多砖木结构的两三层
小楼房，楼顶上都有广州人俗
称的天棚。人们爱在天棚上用
竹子篾条搭个棚架，种一棚水
瓜、炮仗花、常春藤或提子之类
的爬棚植物，夏日里，青翠葱
茏，绿叶如盖，既可赏之，也可
遮挡艳阳，让下层不至过于闷
热；早晨或夕阳西下的傍晚，在
浓 荫 下 闲 坐 品 茗 ，又 自 在 怡
然。天棚的另一头多有隆起一
个背脊——用瓦片、瓦筒筑的
一个 45 度斜角的人字型瓦背，
让下层房间楼底增高，这样的
房子和其他房子一道，顺马路
两旁一路蜿蜒而立，组成了富

有岭南特色的骑楼街。小时
候，我就住在老城区这样的房
子里。

记得当母亲千方百计托人
从上海买回一台“华生牌”18寸
座扇时，街坊们都投来艳羡的
目光。为求凉快，人们夏天都
爱穿一种叫竹纱布做的衣服，
每逢入夏，祖母身上的阴丹士
林布便会换成深啡色的竹纱布
衣，这种材质做的衣服可以阻
挡紫外线，特别适合南方炎热
的气候。我家也和许多家庭一
样，爱用竹、藤一类家具，大热
天时，往竹椅藤椅上一坐，周身
热气顿消。那时广州有多处专
卖竹、藤、木家具的一条街，生
意远比卖皮革家具兴旺。

夏日，火红的晚霞将要落
尽时，晚饭后的街坊邻里，身穿
竹纱衣裤，手里悠然地摇着一
把葵扇，来到天棚的花架下，坐
在藤椅上呷一口微温的茶，话
家常。

小时候，年复一年的夏日
的黄昏，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
帮大人们提水上天棚，不只是
浇花，还将水洒在天棚的阶砖
地上，泼在瓦背上，让一天的暑
气随夕阳落下，换来一个凉爽
的夜晚。水一泼到瓦片瓦筒或
阶砖上，便听到轻轻的“吱吱”
声，如同在滚烫的铁锅上洒了
水，一股股蒸气往上蹿，水立时
没了踪影。再泼时，用手沾沾
那上面的水，竟还是热的。这
时，晚风吹来，地上、瓦背上的
热气慢慢散去。

晚上，祖母有时带我们兄
弟几人到附近的“的彩”“广寒
宫”或“美利权”冰室去饮冰水
吃雪糕，用厚纸裹几根“雪条”
带回家。有时，父亲在水缸中
捧出已浸泡多时的西瓜，我们
索性就坐在天棚花架下已凉
透了的阶砖地上，大快朵颐，
乐也融融，享受一天里难得的
清凉……

若无它们，西北风一定
天涯孤旅，内心一片荒凉

□刘利元塞上秋来

□林宏生

看着眼前的外婆，
一种酸酸的感觉在我心
底涌起，不禁想起母亲

一片温柔的合欢树叶

□王厚基

祖母有时带我们兄弟几人
到附近的“的彩”“广寒宫”或
“美利权”冰室,饮冰水吃雪糕，
用厚纸裹几根“雪条”带回家

羊城话旧

石根枫叶情 （国画） □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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